
������瘦小的身材，轻盈的脚步，和蔼可亲的谈
吐，干练的中短碎发点缀些许白发，这是我小
时候对姥姥的印象。 印象最深刻的，是姥姥家
有棵好像永远也长不大的山楂树。

姥姥有五个孩子，三个进了城里，我妈跟
小舅留在了农村生活。女儿是妈妈的贴心小棉
袄，姥姥对妈妈格外疼爱，有什么话都跟妈妈
说。

农村老家隔五天就是我们村的集市，每个
集市的早上，走路轻盈的姥姥总会拿着或多或
少吃的用的来我家，久而久之，让我对每次集
市都充满了期待。 后来我慢慢长大， 上学、当
兵，见姥姥的时间少了。 还记得小时候我过生
日，姥姥会带我买蛋糕，夏天会带我买雪糕；过
年时，永远都不会少了我的压岁钱。 每次我一
句“姥姥”，总能换回那句充满幸福感的“外甥
来了”———在我们山东老家， 外甥是姥姥对外
孙的称呼。

每次休假回家，我都会去看姥姥，姥姥也
依旧坚持有集市就来我家。 又一次去姥姥家，
感觉那棵永远都长不大的山楂树居然粗壮了

好多，那个总是走在我前面的姥姥脚步开始缓
慢了。 我开始带着姥姥买吃的用的，再偷偷留
下 200 块钱，虽然姥姥总是拒绝，但我总有办
法让她收下。

一次给家里打电话， 妈妈说姥姥做手术

了。时隔几个月之后，我再一次去看姥姥。她虽
然多了些许白发， 但见到我还是藏不住的高
兴；那句“外甥来了”，还是那么让人踏实。

可那个走路特别快的姥姥，最终还是走不
动了。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天下午，我的那句“姥
姥”并没有换来那句“外甥来了”，她竟不认识
似的看了我好大会儿，喉咙颤动了几下，发出
微弱的声音。很轻，若不仔细听，已经听不出她
在说什么了。 但我知道，肯定是那句“外甥来
了”。我扶着姥姥慢慢地坐起来，给姥姥剪了剪
她已不再有光泽的头发，调皮地说：“您看多精
神。 ”姥姥笑了，握着我的手，脸上的皱纹也变
得迷人。离开姥姥家时，告别转身的那一刻，我
强忍着眼泪。 我开始害怕了，怕岁月这副温柔
的毒药，让亲人慢慢老去，自己却又无能为力。

因为我一直在外地当兵， 姥姥离开的消
息，家人瞒了我好久。再一次回家时，我执意要
去姥姥家看看， 却看到门上多了把冰冷的铁
锁。 这把锁将我与姥姥永远分开，门里是我记
忆中走路轻快的姥姥，门外是我对姥姥深深的
想念和愧疚。 我跪在地上，在心里一遍遍地喊
着“姥姥，姥姥”抬头时，看见山楂树上的麻雀
叽叽喳喳地叫着， 像极了姥姥那句 “外甥来
了”。

在我心里，姥姥从未离我而去，她只是去
了一个很远的地方。

������身心在俗世中泡着，常常觉得自己
无能，对干扰缺乏足够的免疫，因此我
非常佩服那些能举重若轻，在百忙中潜
心写作的人。 他们能够随时随地排除外
部的干扰，跟自己的灵魂进行对话。 永
久就是这样的人， 他平时忙着采访，忙
着拍照，忙着打拳，忙着写各种公文，在
发表众多新闻稿件的同时，还能创作许
多高质量的诗歌。

对于诗人永久，我读他的第一篇作
品竟是小说。 多年前，我不认识他时，却
编发了他的短篇小说 《小村里的高中
生》。 当时我认为很不错，叙事的基本功
扎实，在我们市级刊物发表没问题。 我
曾建议他细改一下， 往省级刊物冲击。
但那时他还是个民办教师，太忙，没时
间修改，失去了一次冲击省级刊物的机
会。 后来听说他到镇政府工作了，我们
几乎没有了往来。 多年后，我们在一次
文学活动中见面时，他已经是宣传部门
有名的笔杆子了……所以，他让我一下
子想起了路遥所著《人生》中的高加林。
高加林不就是由民办教师到县里当记

者的吗？的确，在我认识的这些 60 后 70
后里，有的靠考学分配，有的靠当兵安
排，有的靠招工进厂，但由于他们是农
村的家庭背景，或多或少，都有点儿高
加林的影子———自信而自负，自强而自
卑，有才华而无机会，在坚硬的世俗面
前不断碰壁。 以至于心中那份理想主义
的火花，渐渐泯灭，有人甚至走向堕落。
倔强的永久却不忘初心、 坚持自我，人
格力量不但没有被破坏，精神高度不但
没有下降， 反而用笔下的诗歌放声高
唱。

对于写作，很多人因为训练成绩和
比赛成绩不匹配而烦恼不已。 我觉得永
久不存在这个问题。 写诗最需要激情，
永久的外表看似粗线条，其实内心是很
纤细很柔软，这让他非常受益。 永久在
不经意的散步中，也能从路灯照射的细
雨中发现一片树叶的叹息。 对于他的诗
歌，以前只是在报刊、微信里读到一些，
并没有形成整体印象，这次看到了他的
诗集，印象强烈。 扑面而来的是真诚的
气息，根本没有拍马溜须之媚态，像一
只自由的小鸟展示自己独有的歌喉。

永久的生活中充满了精彩，他时刻
怀揣着自己的梦想。 我相信，他正向梦
想成真的那一天慢慢靠近。

������黄桥桃花源位于裴庄村， 如果把颍河两
岸的裴庄村、颍河湾、佃楼、黄土桥、裴桥诸村
的桃源连体一观，称万亩桃源并不为过。

陶渊明笔下的“土地平旷 ，屋舍俨然 ，有
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等词句，恐怕早已不能
概括其村子全貌。 村在桃源中，人在画中行，
是裴庄村的真实写照。 每年的 3 月中旬至 4
月初，裴庄村及相邻各村便成了桃花的世界。
穿着时尚的俊男靓女期盼交上桃花好运 ，年
幼的娃娃在桃树下追逐嬉戏， 欢声笑语回荡
在花枝间。

据刘大庆老人讲， 裴庄村自古就有制桃
木梳子的匠人。 上世纪四十年代，村中老木匠
裴全林就以高超的木工技艺闻名乡里。 他不
但能起梁架屋、制作各种农具家具，还是一位
制桃木梳的好手。 他的儿子裴德明，继承父亲
的工匠精神，不断把制梳一业做大做强。 种桃

树，发桃财，做大做强桃产业，一直以来是裴
庄村人追求的梦想。

1984 年，精明的村民吴新耀，乘着改革开
放的春风， 开始在自家承包的五六亩责任田
里种桃树， 又以一斤鲜桃换回五六斤小麦的
成功经验，带动两个弟弟吴新民、吴新龙经营
桃园。 在吴氏三兄弟的影响下，全村桃林面积
逐步扩大。 而真正使裴庄村人实现发财梦的
大功臣当数村支书吴东亮。

吴东亮可真是在桃园里交了桃花运 ，漂
亮贤淑的同村姑娘裴洁成了他的终身伴侣 。
多年来，夫妇俩共同打理的十几亩桃树，无论
从品种更新还是市场开拓上， 都在为村民起
示范带动作用。

裴庄村不只有桃花源，还有村史馆、天工
开物博物馆、 饮食文化馆和剪纸艺术馆都能
饱人眼球，愉人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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